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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兵组织长期存在于利比亚历史之中， 它们的产生与各部

落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诉求息息相关， 它们既反映出利比亚地方部落

离心倾向的恶性发展， 也是利比亚宗教与世俗力量长期博弈的后果。 利比

亚民兵大致可以分为世俗性、 宗教性及局限于地方部落的三类组织。 各民

兵组织的人数差异显著， 本土人员来源较为单一、 集中， 同时还出现了数

量巨大的外籍成员。 各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以境内收益为主， 境外收益为

辅， 其中非法性收益占了很大的比例， 具体包括石油及相关收益、 武器走

私、 抢劫和绑架、 非法移民、 外部资助五个主要来源。 由于利比亚民兵组

织间的对抗， 他们在自身势力范围内维持秩序的努力， 无法产生放大和平

的扩溢效应。 利比亚民兵组织在与政府、 外部支持者相互借势的过程中，
已逐渐固化为当前乱局的既得利益者。 某些民兵组织则被境外恐怖主义组

织 “接管”， 成为一类恐怖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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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１ 年内战以来， 利比亚的民兵组织逐渐成为左右利比亚政局走向

的重要行为体之一。 目前， 利比亚境内活跃着约 １７００ 多个民兵组织， 人数

超过 ２０ 万人。① 民兵组织本应是一种政权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 但在利比

亚， 至今仍看不到民兵组织被收编、 整合的迹象， 反而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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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存在。 要深入把握、 理解利比亚当前的政治生态， 民兵组织无疑是不

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就以利比亚民兵组织为研究对象， 在探讨其

缘起与发展的基础上， 分析民兵组织的类型、 人员结构与资金来源等问题。

一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缘起与发展

民兵组织的出现， 是利比亚历史发展的产物。 其中， 地方与中央的对

抗， 宗教势力与世俗力量的冲突， 国际势力在利比亚的博弈等一些问题，
是民兵组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而反对卡扎菲 （Ｍｕａｍｍａ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ｕ
Ｍｉｎｙａｒ ａｌ⁃Ｇａｄｄａｆｉ） 政权对利比亚的长期统治及由此引发的利比亚战争， 是

民兵组织大量涌现并长期活跃的直接诱因。
第一， 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各部落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前现代时期， 利比亚由昔兰尼加 （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 的黎波里塔尼亚 （Ｔｒｉｐｏｌｉ⁃
ｔａｎｉａ）、 费赞 （Ｆｅｚｚａｎ） 等三个地区构成。 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 “阿拉伯

人” （ Ａｒａｂｓ）、 柏柏尔人 （ Ｂｅｒｂｅｒｓ）、 图阿雷格人 （ Ｔｕａｒｅｇ ） 与图布人

（Ｔｏｕｂｏｕ） 四大部落集团 （共约 １４０ 个部落）。① 其中， 图阿雷格人和图布人

生活在费赞和昔兰尼加的内陆地区， 以游牧为生， 逐水草而居， 牧场、 水

源、 牲畜等都是部落的共有财产。② 他们还控制着撒哈拉商道上的一些必经

之地， 参与一些商业活动。 “阿拉伯人” 和柏柏尔人则生活在的黎波里塔利

亚和昔兰尼加北部沿海地区， 多数都过上了定居生活， 发展起了农耕经济，
有些人则从事地中海的海洋贸易。

游牧部落在迁徙过程中， 彼此间会争夺牲畜、 抢占草场。 游牧部落与

农耕部落间也会围绕水源与土地展开竞争。 同样， 部落也会为了控制商道

而战斗。 各个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利益， 对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

装力量有必然需求， 这也正是利比亚民兵组织形成的最初动因。 第一类民

兵完全是由本部落中的成员组成。 如图阿雷格人中有专门的武士集团， 他

们较少从事生产， 将精力更多放在军事训练上。 这些武士在遭遇其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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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袭时， 肩负起保卫本团体的责任。 其他时候则抢劫过往商队， 掠获奴

隶。① 第二类民兵则是招募其他部落的人加入本部落。 如沿海的 “阿拉伯

人” 部落会招募一些柏柏尔人， 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 用以保卫或四处扩

张。 可以说， 早在利比亚国家形成前， 当地的部落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态就

已经孕育出了最早的民兵组织。②

第二， 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地方部落离心倾向恶性发展的产物。 在历史

上， 利比亚三大地区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 而是分别各自发展。
各地区以血缘、 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成为民众认同并为之效忠的对象。
部落之间围绕土地和水展开资源争夺， 形成了部落间的普遍冲突， 即 “所
有人反对所有人” 的状态。 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与融合共生的情况不同

的是， 在利比亚， 四大部落集团由于分布地域的固化又强化了各自的认同

与离心倾向， 这反过来又使部落间的冲突状态长期延续。 阿里森·帕格特

（Ａｌｉｓｏｎ Ｐａｒｇｅｔｅｒ） 就认为， 现代利比亚的版图只是各地区的简单拼合， 利比

亚的历史也只是各地区历史的简单相加③， 彼此缺乏有机联动， 更不用说整

体化的发展趋势了。
利比亚不同时期政权的相关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部落的离心倾

向。 １６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利比亚后， 依靠原有的地方势力实行间

接统治， 不仅未能确立统一的中央权威， 反而强化了地方性的传统政治体

系。④ １７１１ 年卡拉·曼利王朝 （Ｃａｒｌａ Ｍａｎｌｅｙ Ｄｙｎａｓｔｙ） 在的黎波里塔利亚建

立后， 将势力扩张到费赞与昔兰尼加， 三个地区才初步形成了一些政治上

的联系。⑤ １８３５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征服利比亚后， 试图通过税收、 司

法等手段整合三个地区， 但由于土耳其发展的重心不在此地， 加之国家积

贫积弱， 因此整合效果不佳。⑥ １９１１ 年意大利征服利比亚后， 在反欧洲殖民

主义的号召下， 利比亚各地方部落势力纷起， 挑战殖民政府的权威，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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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将地方离心倾向置于合法、 正义的反殖民主义语境上。 １９１２ 年伊巴迪

柏柏尔人 （ Ｉｂａｄｉ Ｂｅｒｂｅｒ） 的苏莱曼·巴鲁尼 （Ｓｕｌｅｙｍａｎ Ｂａｒｕｎｉ） 在的黎波

里塔利亚西部成立自治政府； １９１５ 年阿拉伯人拉马丹·苏韦赫利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ａｌ Ｓｈｔａｉｗｉ） 在米苏拉塔 （Ｍｉｓｒａｔａ） 成立自治政府。 而在昔兰尼加地区的阿

拉伯米尼法人 （Ｍｉｎｉｆａ） 奥马尔·穆赫塔尔 （Ｏｍａｒ ａｌ⁃Ｍｏｋｈｔａｒ） 及苏尔特地

区 （Ｓｉｒｔｅ） 的阿拉伯瓦法拉人 （Ｗａｒｆａｌｌａ） 贝尔·卡伊尔 （Ｂｅｌ Ｋｈａｙｒｅ） 则

以本部落为单位， 组织起反抗意大利殖民侵略的民兵组织。①

１９５１ 年利比亚独立后， 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是以各部落间的力量博弈

与相互妥协为基础的。 作为对这种支持的回报， 王朝政府实行了松散的君

主联邦制， 保留并尊重各地区、 各部落的传统权力。 而王朝的亲美立场以

及在石油财富分配上对阿拉伯瓦法拉人的偏袒， 引发了其他部落的反感情

绪， 后者在忠于伊斯兰、 忠于阿拉伯等的旗号下， 延续了自身的分离性、
自主性传统。 １９６９ 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后， 确立了人民大会与

人民委员会制度， 这套体制从中央到基层， 逐级建立起来， 冲击了原有的

部落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落的离心倾向。② 不过， 卡扎菲在统治初

期为了巩固政权、 预防可能的政变， 通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式， 动员民

众参与国家政治， 并推行了 “全民皆兵” 的社会军事化政策。 民众被政府

武装起来， 这成为利比亚现代民兵组织的滥觞。③ １９８８ 年， 卡扎菲甚至废除

了国家正规军和警察， 取而代之以民兵组织。④ 不过， 各地区民兵的组织与

管理， 却是以当地部落的原有组织为基础的。 因而， 这个本是为了强化国

家政权的举措， 却在无意中培育了地方武装。 另外， 卡扎菲的长期统治与

权力垄断， 导致国内政治力量无法进行有序更迭与新陈代谢， 政府也不受

任何外界的监督与制衡， 政治体制逐渐僵化， 政治生态日益脆弱。 为了维

护自身权力， 卡扎菲在逐步将瓦法拉部落边缘化的同时， 重用自己所在的

阿拉伯卡达法人 （Ｋａｄａｆａ） 部落与图阿雷格人部落的成员， 并加大其在军队

中的比重。 卡扎菲政权也逐渐沦为几个地方部落的代理人， 而其他地区、
部落的民众更无法参与国家政治， 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这种不平衡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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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互动， 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利比亚地方的离心倾向。 而早期的社会军事化

政策则为这一倾向提供了必要的武力支持， 使之趋向极端化。 随着卡扎菲

控制力的弱化， 各地方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组织便大量涌现出来。
第三， 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宗教与世俗力量长期博弈的后果。 随着 １１ 世

纪伊斯兰化的完成， 伊斯兰教在利比亚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１９
世纪以来的塞努西教团 （Ｓｅｎｕｓｓｉ） 则是近代利比亚伊斯兰力量的具体展现。
到 １９０５ 年， 塞努西教团在各地设立的宗教分支 “扎维亚” （Ｚａｗｉｙａ） 已超

过 ６０ 个， 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① 依托教团而成立的民兵也成为抵御

意大利殖民入侵的主力。 特别是在意大利实施压制伊斯兰教的焦土政策后，
利比亚伊斯兰力量对殖民主义世俗政权的反抗也达到了顶点。② 尽管在 １９３２
年后赛努西教团的反抗被平息， 但以宗教为号召的各地民兵组织仍有其生

存的土壤， 并成为日后伊德里斯王朝政权的支柱。
不过， 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因其亲西方政策而日益世俗化， 广泛流行

于北非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也赢得了众多支持者。 “当阿拉伯民族主

义成为忠诚和认同的流行范式时， 代表传统激情的赛努西运动力量就开始

衰败了。”③ １９６９ 年卡扎菲执政后，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

据， 选择了一条世俗化的发展道路。 卡扎菲政权剥夺了乌莱玛 （Ｕｌａｍａ） 解释

教义的权利， 认为个人可以直接与真主对话， 将伊斯兰宗教地产瓦克夫

（Ｗａｑｆ） 收归国有， 并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随意阐释伊斯兰教法。④ 特别是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吸引力的丧失， 卡

扎菲对伊斯兰主义的警惕更为强烈， 对宗教主义者的镇压也日益密集。⑤ 而

伊斯兰教政治力量的萎缩为卡扎菲时期失意的地方群体提供了合理的反抗

理由， 他们在宗教旗帜下聚集起来， 成立了各类反卡扎菲的民兵组织。 不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Ｌｉｂｙ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１９８４， ｐ􀆰 ３３８􀆰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 《利比亚史》， 韩志斌译， 第 ５７ 页。
Ｊｏｈ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Ｌｉｂｙａ：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ＭＤ：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 ２８􀆰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４８３， Ｎｏ􀆰 １， １９８６， ｐｐ􀆰 ６９ － ７１􀆰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Ｑａｄｈａｆｉ􀆳Ｌｉｂ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５４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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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因为卡扎菲对国家的强力控制， 民兵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大。 直

到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 打着各类宗教旗号的， 或持世俗化主张的各

类民兵组织才纷纷登场。
可以说， 早期部落为了自身安全， 组织起了最早的民兵组织。 随着利

比亚地方认同的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剧， 民兵组织在维护各部落利益时的

作用大大凸显， 并成为利比亚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博弈的重要工具。 即使

在卡扎菲长期执政期间， 民兵组织也没有完全消亡， 只是进入潜伏的状态。
２０１１ 年的反卡扎菲战争成为各地民兵组织重新活跃的重大契机。 其中，

绝大多数民兵组织持反卡扎菲的立场，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津坦革命军事委员会 （Ａｌ⁃Ｚｉｎｔ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与米苏拉塔旅 （Ｍｉｓｒａｔａ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 成为西部反卡扎菲的中坚。 卡扎菲所属部

落虽也成立了支持他的民兵组织， 但势力不大。 ２０１１ 年底卡扎菲败亡， 随

即发生的政权更迭却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和平与发展。 反而由于共同敌人的

消失， 民兵间的反卡扎菲联盟也解散了， 内部矛盾日益凸显， 各派民兵组

织陷入相互混战的境地。
２０１４ 年以来， 利比亚世俗与宗教势力的争斗日益激化， 由宗教势力主

导的国民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不满图卜鲁格 （Ｔｏｂｒｕｋ） 世俗性

的国民代表大会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掌权， 于是在的黎波里另组政

府。 利比亚出现了东西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东部是由国民代表大会及

“利比亚国民军” （Ｌｉｂ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ｙ） 支持的图卜鲁格政府 （Ｔｏｂｒｕｋ⁃ｌ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西部是由国民大会、 “利比亚黎明” （Ｌｉｂｙａ Ｄａｗｎ） 支持的

“救国政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① ２０１５ 年底， 在联合国斡旋

下， 成立了新的民族团结政府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正式运行， 它试图整合东西两股势力， 但反而激起了新的分裂。 目前，
由于利比亚不同民兵团体的利益冲突以及 “伊斯兰国” 的渗透， 形成了

“四个政府” 并存的局面， 包括： （１） 东部由 “利比亚国民军” 支持的图

卜鲁格政府； （２） 位于首都的黎波里、 控制西部大部分地区， 由 “利比亚

之盾” （Ｌｉｂｙａ Ｓｈｉｅｌｄ Ｆｏｒｃｅ） 中的米苏拉塔旅支持， 并获得联合国认可而成

４９

① Ｆｅｒａｓ Ｂｏｓａｌｕｍ， Ｕｌｆ Ｌａ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ｍ Ｈｅｎｅｇｈａｎ， “Ｌｉｂｙａ􀆳ｓ Ｅｘ⁃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ｅ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ｓ
Ｏｍａｒ ａｌ⁃Ｈａｓｉ ａｓ ＰＭ，”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ｉｒｓｔ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ｌｉｂｙａｓ⁃ｅｘ⁃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ｒｅｃｏｎｖｅｎｅ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ｓ⁃ｏｍａｒ⁃ａｌ⁃ｈａｓｉ⁃ａｓ⁃ｐｍ⁃１６８１２４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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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民族团结政府①； （３） 以津坦 （Ｚｉｎｔａｎ） 为中心、 势力分散在的黎波里

及中部地区， 由 “利比亚黎明” 支持的 “救国政府”； （４） 位于东部德尔

纳 （Ｄｅｒｎａ）、 班加西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与艾季达比亚 （Ａｊｄａｂｉｙａ） 等地， 在 “伊
斯兰国” 势力影响下的一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成立的各类 “政府”。② 此外，
图阿雷格人在利比亚西南部还有着自己的一片势力范围； “石油设施卫队”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Ｇｕａｒｄ） 控制着利比亚西部的一些油田及管道设施。③ 所

有这些 “政府” 或地方割据势力， 都是以民兵组织为基础的。

二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身份属性

从身份属性上看， 利比亚民兵组织大致分为世俗性民兵组织、 宗教性

民兵组织和地方部落民兵三类。

（一） 世俗性民兵组织

世俗性民兵组织致力于通过世俗化政策， 将宗教势力排除在国家政权

之外， 反对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主张采用西方政治制度， 剔除宗教主义

在国家建设中的影响力。 其中，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参与了反卡扎菲战争的

“利比亚国民军” 与津坦军事革命委员会都支持世俗的图卜鲁格政府， 主张

严厉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④ “利比亚国民军” 是由前卡扎菲政权高级

将领卡里法·哈夫塔尔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Ｈａｆｔａｒ） 领导， 津坦军事革命委员会是由曾

于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担任利比亚过渡政府国防部长的奥萨玛·朱瓦力 （Ｏｓａｍａ

５９

①

②
③

④

“利比亚之盾”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是利比亚过渡政府收编米苏拉塔地区和津坦地区各民兵组

织而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临时行使 “政府军” 的职能， 但各派民兵仍效忠各自部落或利

益集团。 “利比亚之盾” 主要有三个分支： （１） 利比亚之盾一队 （Ｌｉｂｙａ Ｓｈｉｅｌｄ １）， 支持班

加西圣战 “联合政府”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２） 中央之盾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ｈｉｅｌｄ）， 其

主干米苏拉塔旅支持民族团结政府； （３） 西部之盾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ｈｉｅｌｄ）， 支持 “救国政

府”。 Ｓｅ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Ｋｅｙ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１９７４４５３３．
苏小坡、 张轩瑞： 《卡扎菲身后 ５ 年的利比亚》，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１１ 版。
Ｊａｓｏｎ Ｐａ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ｉａ Ｔｏａｌｄｏ， “Ｗｈｙ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Ｗｏｎ􀆳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ｃｈ
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０６ ／ ｌｉｂｙａ⁃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ｔｏｂｒｕｋ⁃ｕ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ｏｃｃｏ ／ 􀆰
Ｄａｒｉｏ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ｉ，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 Ｚｉｎｔａｎ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ｉｂｙ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ｈｏｔ⁃ｉｓｓｕｅ⁃ｔｈｅ⁃ｚｉｎｔａｎ⁃ｍｉｌｉｔ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ｌｉｂｙａｎ⁃ｓｔａｔｅ ／ ＃􀆰 Ｖ１＿ｆ８ｆｎｖＰ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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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Ｊｕｗａｌｉ） 领导。 尽管他们都支持图卜鲁格政府， 但政府只是名义上的管理

者， 对这两支武装并无实际掌控力。① “石油设施卫队”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领

导人是曾任职于国防部的易卜拉欣·加思兰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ｉ⁃Ｊａｔｈｒａｎ）， 起初政治

倾向模糊， 后逐渐偏向世俗化， 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石油设施的破坏，
并致力于通过掌控利比亚石油资源， 谋取政治上的自治。 该组织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底与民族团结政府结盟， 但仍保留了自己的势力范围。②

（二） 宗教性民兵组织

宗教民兵组织则宣称通过沙里亚法治理国家， 推行政治伊斯兰化。 这

类组织是利比亚民兵组织中数量最多的。 宗教温和派民兵组织虽然也赞同

政治伊斯兰化进程， 但反对暴力 “圣战”， 主张以宗教改良的方式实现利比

亚的政治转型。 其中， 米苏拉塔旅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领导人是曾任过渡政府

内政部部长的阿索尔·本·哈亚尔 （Ａｓｈｏｕｒ Ｂｉｎ Ｈａｙａｌ）， 该组织在反卡扎菲

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是利比亚最强大的宗教民兵组织。 该组织反对极

端主义， 主张以伊斯兰政党政治的方式推进政治进程， 与 “正义与建设党”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关系密切， 支持民族团结政府。③ 利比亚革命联合

行动队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ｏｍ） 是其领导人努里·阿

布 －萨赫明 （Ｎｕｒｉ Ａｂｕ⁃Ｓａｈｍａｙｎ） 在 ２０１３ 年当选国民大会新议长后， 吸收

整合的黎波里数支伊斯兰民兵武装形成的。 米苏拉塔教致力于维护首都的

社会秩序， 于 ２０１４ 年宣誓效忠救国政府。④

宗教极端派民兵组织则主张通过暴力 “圣战” 的方式推进政治伊斯兰

化进程， 致力于将利比亚打造成一个严格的教法国家。 其中， 安萨尔旅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ｒｉａ）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领导人是与 “基地” 组织有联系的阿布·

６９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ｉｂｙ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Ｈａｆｔａｒ，”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２７４９２３５４􀆰
“Ｌｉｂｙａ􀆳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Ｇｕａｒｄ Ｒｅｏｐｅｎｓ Ｆｏｕｒ 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 Ｏｉ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ＰＲ Ｎｅ⁃
ｗｓｗｉｒｅ， 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ｎｅｗｓｗｉｒ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ｌｉｂｙａｓ⁃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ｇｕａｒｄ⁃ｒｅｏｐｅｎｓ⁃ｆｏｕｒ⁃ｐｏｒ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ｓｕｍｅ⁃ｏｉｌ⁃ｅｘｐｏｒｔｓ － ３００３０６３８９􀆰 ｈｔｍｌ􀆰
“ Ｍｉｓｒａｔａ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 （ ＭＵ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ｒｇ ／ ｇｒｏｕｐ ／ ｍｉｓｒａｔａ⁃ｂｒｉｇａｄｅｓ⁃ｍｕｒ􀆰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ｅ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Ｌｉｂｙ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ｏｍ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Ｉｔ􀆳ｓ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ＵＮ⁃Ｉｍｐｏ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ｂｙ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ｌｙ ／
ｎｅｗｓ ／ ｌｉｂｙ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ｏｍ⁃ｃｏｎｆｉｒｍｓ⁃ｉｔｓ⁃ｆｕｌｌｙ⁃ｒｅａｄｙ⁃ｆｉｇｈｔ⁃ｕｎ⁃ｉｍｐｏ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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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德·马达尼 （Ａｂｕ Ｋｈａｌｉｄ ａｌ⁃Ｍａｄａｎｉ）， 他号召发动对 “自由主义者、 世

俗主义者” 的圣战。① 在其控制的德尔纳和班加西地区， 该组织推行了一些

社会服务， 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随着 “伊斯兰国” 的崛起， 安萨尔旅一些

成员宣誓对后者效忠， 立场与手段更加极端。② “二月十七日烈士旅” （Ｆｅｂ⁃
ｒｕａｒｙ １７ｔｈ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领导人法兹·布卡特夫 （Ｆａｗｚｉ
Ｂｕｋａｔｅｆ） 是穆兄会成员， 曾受命于过渡政府国防部保卫美国驻班加西领事

馆， 与安萨尔旅政治态度有所差异， 尽管该组织也赞成暴力 “圣战”， 却反

对 “伊斯兰国” 在利比亚的渗透。③ “伊斯兰教义组织旅” （Ｒａｆａｌｌａｈ ａｌ⁃Ｓａ⁃
ｈａｔｉ Ｂｒｉｇａｄｅ） 是 ２０１２ 年从 “二月十七日烈士旅” 中分离出的一个民兵组织，
同样也持暴力 “圣战” 的立场， 主要活动在班加西和库夫拉地区 （Ｋｕ⁃
ｆｒａｈ）， 领导人伊斯迈尔·萨拉比 （ Ｉｓｍａｉｌ ａｌ⁃ｓａｌｌａｂｉ）、 萨拉哈登·宾·奥姆

兰 （Ｓａｌａｈａｄｅｅｎ Ｂｉｎ Ｏｍｒａｎ） 曾是 “基地” 组织成员。④ “伊斯兰教义组织

旅” 与安萨尔旅都支持班加西各圣战组织组成的 “联合政府”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
ｃｉ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⑤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安萨尔旅与利比亚之盾的一些成员在穆罕

默德·扎维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Ｚａｗｉ） 与易布雷克·玛兹克 （ Ｉｂｒｅｉｋ Ｍａｚｉｑ） 领

导下， 重组了新的 “艾季达比亚革命苏拉委员会” （Ａｊｄａｂｉｙ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控制了石油资源丰富、 地处利比亚交通枢纽的艾季达比

亚⑥， 该组织也持极端暴力主张。⑦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ＥＰ，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ＡＳ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７， ｐ􀆰 ２２􀆰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Ｂａｉｌｅｙ，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ｒｕｃｉｆｉｘｉｏｎｓ： Ｌｉｆ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ｕｎｄｅｒ ＩＳ，”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３５３２５０７２􀆰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ｉｎｕｃｃｉ， “ Ｌｉｂｙ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３ ／ ｌｉｂｙａｎ⁃ｍｉｌｉｔｉａｓ＿ｆｉｎｕｃｃｉ􀆰 ｐｄｆ􀆰
Ｊｏａｎ Ｎｅｕｈａｕｓ Ｓｃｈａａ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ｔｈ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ｉｎ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ａｌｓｏ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Ｌａｒｏｕｃｈｅ Ｐａｃ，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ｌａｒｏｕｃｈｅｐａｃ􀆰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４８３１􀆰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ｉｎｕｃｃｉ， “ Ｌｉｂｙ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３ ／ ｌｉｂｙａｎ⁃ｍｉｌｉｔｉａｓ＿ｆｉｎｕｃｃｉ􀆰 ｐｄｆ􀆰
“Ａｊｄａｂｉｙａ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Ｓ Ａｍｉ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Ｌｉｂｙａ􀆳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Ｊａｎｕａｒ⁃
ｙ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ｌｉｂｙａｓ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０４ ／ ａｊｄａｂｉｙａ⁃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ｐｌｅｄｇｅ⁃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ｔｏ⁃ｉｓ⁃ａ⁃
ｍｉｄ⁃ｌｏ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ｊｄａｂｉｙａ，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Ｂａｔｔ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ｙ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Ｌｉｂｙａ􀆳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ｌｉｂｙａｓ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ｊｄａｂｉｙａ⁃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ｂａｔｔｌｅ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ｌｉｂｙ⁃
ａｓ⁃ｃｉｖｉｌ⁃ｗａ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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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部落民兵

地方部落民兵的特征是， 无论其宗教色彩的浓淡， 均对利比亚国家政

治持疏离或中立立场， 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地方性、 部落性事务。 其中比较

重要的有成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曾被卡扎菲招募的图阿雷格人部落武装与

图布人部落武装。 二者均因与卡扎菲政权的密切联系， 在战后处于利比亚

政治的边缘地位。 两个部落武装也都选择远离国家政治， 专注于本部落事

务， 逐渐在混战中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集团。 图阿雷格人民兵的领导人

穆罕默德·艾格·奈季姆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ｇ Ｎａｊｍ） 曾是卡扎菲时期的军官，
他控制着利比亚西南地区， 并积极联络境外图阿雷格人， 试图建立一个独

立的图阿雷格人国家。① 图布人民兵的领袖伊萨·阿卜杜勒·马吉德·曼苏

尔 （Ｉｓｓａ Ａｂｄｅｌ Ｍａｊｉｄ Ｍａｎｓｏｕｒ） 也一度想要建立独立的图布人国家②， 其势

力主要分布在利比亚东南部。 其他一些地方部落如瓦法拉部落、 扎维部落

（Ｚｗａｉ） 等也都有自己的民兵组织。 尽管随着 ２０１６ 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

成立， 这些部落民兵部分转而效忠团结政府， 但这仅是政治性的表态， 不

涉及基本立场的变更， 而割据的事实更是没有发生变化。③ 像诸如昔兰尼加

的阿瓦奎尔部落 （Ａｗａｑｉｒ ｔｒｉｂｅ） 民兵组织， 就连这种表面上的政治表态都

不愿意做， 坚称政治中立、 不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④

以上对民兵组织的属性划分只是一个静态的呈现， 事实上， 它们的身

份始终在变化。 一个民兵组织中外籍成员构成、 外部收入来源的改变， 都

会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民兵组织的身份。 甚至有些民兵组织中外籍成员会发

挥比国内成员更大的影响力， 从而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 例如， 安萨尔旅

的德尔纳分支 （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Ｃｈａｒｉａ Ｄｅｒｎａ） 本是一个本土利比亚人的民兵组织，
随着 ２０１６ 年以来 “伊斯兰国” 对利比亚的渗透， 外来 “圣战者” 在该组织

８９

①
②

③

④

王涛、 汪二款： 《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 《亚非纵横》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ｕｒｒａｙ， “Ｌｉｂｙａ􀆳ｓ Ｔｅｂｕ Ｔｒｉｂｅ Ｈｏｐ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１１５７３５５４９３５４􀆰 ｈｔｍｌ􀆰
“Ｔａｂｕ ａｎｄ Ｔｕａｒｅｇ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ＧＮＡ，” Ｌｉｂｙ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ｐｒｉｌ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ｙ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４ ／ ｔａｂｕ⁃ａｎｄ⁃ｔｕａｒｅｇ⁃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ｇｎａ ／ 􀆰
Ａｂｄｕｌｋａｄｅｒ Ａｓｓａｄ， “Ａｗａｑｉｒ Ｔｒｉｂｅ Ｄｒａ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Ｈａｆｔａ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ｂｙ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ｌ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ｗａｑｉｒ⁃ｔｒｉｂｅ⁃ｄｒａｗｓ⁃ｒｅｄ⁃ｌｉｎｅ⁃ｈａｆｔａｒ⁃
ａｎｄ⁃ｈｉｓ⁃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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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最终使其成为 “伊斯兰国” 在利比亚的分支。① 因

此， 想要深入把握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性质问题， 还必须要考察这些民兵组

织的人员构成与资金来源等问题。

三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人员构成

从人员结构上看， 民兵组织呈现出国内成员来源单一、 外籍人员来源

复杂、 人数差别较大的特点。
首先，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主体是本国人。 每个民兵组织的国内成员往

往都来自一个或两个相对较为集中的部落或地域， 表现出来源单一的特点。
例如， 津坦军事委员会主要是由津坦和纳夫萨山 （Ｎａｆｕｓａ） 当地的 ２３ 支部

落民兵组成， 米苏拉塔旅主要由米苏拉塔及其周边地区的 ２３６ 支民兵组成。
而一些势力较大的部落民兵， 如瓦法拉部落、 扎维部落的民兵也主要由本

部落成员组成。② 尽管民兵组织具有部落身份和认同， 但他们的职业构成却

存在一些分化， 既包括学生、 工人， 也有前政府公务员、 医生、 牧民等。
不过， 民兵成员的职业来源同样也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点。 据估计， 学生

和城市工人占到民兵组织成员总数的 ２ ／ ３， 构成其国内成员的主体。 以米苏

拉塔旅为例， 成员中学生占到了 ４１％ ， 城市工人占 ３８％ 。③ 其他民兵组织

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其次， 利比亚民兵组织吸收了许多外籍人员， 这些成员来自不同国家，

情况十分复杂。 卡扎菲曾经招募来自马里、 尼日尔、 乍得、 埃及、 肯尼亚

等国的雇佣军维持统治， 并且强迫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的劳工训

练并加入战斗。④ 随着卡扎菲政权的灭亡， 这些政府雇佣兵转而加入各类民

兵组织， 成为其中重要的外籍人员。 例如， 卡扎菲曾招募了 １􀆰 ２ 万名来自西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 Ｋｏｔｒａ， ＩＳＩＳ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Ｄｒａｍａ －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Ｓ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６ － １７􀆰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ｉｎｕｃｃｉ， “ Ｌｉｂｙ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３ ／ ｌｉｂｙａｎ⁃ｍｉｌｉｔｉａｓ＿ｆｉｎｕｃｃｉ􀆰 ｐｄｆ􀆰
Ｂｒｉａｎ Ｍｃｑｕｉｎｎ， “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ｍ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Ｎｏ􀆰 １８，
２０１２， ｐ􀆰 ２􀆰
“ Ｌｉｂｙａ， Ｃｈａｄ Ｒｏｗ ｏｖｅｒ ‘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 Ａｆｒｏｌ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ｌ􀆰 ｃｏｍ ／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 ３７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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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和北非不同国家的图阿雷格人， ２０１２ 年以来， 其中一部分就加入利比亚

的图阿雷格民兵组织。① 反对卡扎菲的民兵组织也得到了来自卡塔尔、 突尼

斯、 土耳其、 英国、 法国等国 “志愿者” 的支持。②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利比亚民兵组织中的外籍人员至少达到了 ６０００ 人。③ ２０１６ 年以

来， 近百名俄罗斯雇佣兵也加入卡里法·哈夫塔尔领导的 “利比亚国民军”
中， 成为外籍人员构成的一个新现象。④

不过， 在来源国多元化现象的背后， 更深层的特点则是 “圣战者” 的

人数长期居高不下： 到 ２０１５ 年， 在利比亚民兵中的外籍 “圣战者” 人数已

超过 ５０００ 人， 至于他们的国籍反而并不重要了。⑤ 外籍成员对民兵组织的

忠诚度与认同感、 归属感无关， 而是取决于政治局势的演变或经济收益的

高低。 对利比亚许多民兵组织而言， 外籍成员会带来先进的作战理念、 武

器装备， 或提供新的外部资金渠道， 因此它们也竞相拉拢、 争夺外籍成

员。 外籍成员身份在各个利比亚民兵组织之间频繁转变的情况也较为

突出。
外籍成员使利比亚民兵组织表现出以下五个新特点。 第一， 随着外籍

成员人数的增加， 民兵组织同时也具有了雇佣兵组织的特征， 在某些时候

经济利益会超越政治诉求。 如在利比亚西南边境的塞卜哈 （Ｓｅｂｈａ）， 当地

民兵组织在吸纳了大量邻国士兵之后， 主要从事商品走私等活动， 政治诉

求日益淡薄。⑥ 第二， 来自周边非洲国家的外籍人员会使利比亚民兵组织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聿： 《雇佣兵活跃全球战乱地区： 每年获取 ２０００ 多亿美元》， 《国际先驱导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第 ４ 版。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Ｑａｔ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Ｗｈｙ Ｗａｓ Ｄｏｈａ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ｂｅｌ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ｉｂ⁃
ｙａ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２８ ／ ｂｅｈｉｎｄ⁃ｑａｔａｒ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ｉｂｙａ􀆰
“Ｌｉｂｙ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Ｏｕｔ，” ＴｅｌｅＳＵＲ Ｔ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ｓｕｒｔｖ􀆰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Ｌｉｂｙ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Ｏｕｔ － ２０１４１１２１ － ００４８􀆰 ｈｔｍ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ｅｎｄｓ 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ａｃｋ Ｌｉｂｙａ􀆳ｓ Ｈａｆｔａ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３１２ － ｒｕｓｓｉａ⁃ｓｅｎｄｓ⁃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ｉｅｓ⁃ｔｏ⁃ｂａｃｋ⁃ｌｉｂｙａｓ⁃ｈａｆｔａｒ ／ 􀆰
Ｊａｃｋ Ｍｏｏｒｅ， “５， ００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Ｆｌｏｃｋ ｔｏ Ｌｉｂｙａ ａｓ ＩＳＩＳ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５０００⁃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ｌｏｃｋ⁃ｌｉｂｙａ⁃ｉｓｉｓ⁃ｃａｌｌ⁃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３１０９４８？
ｒｍ ＝ ｅｕ􀆰
Ｈｏｕｓａｍ Ｎａｊｊａｉｒ， “ Ｓａｂｈａ Ｉｓ Ｔｅｅ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ａｎｇｓ， Ｍａｙｏｒ Ｕｎｖｅｉｌ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ｂｙ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ｌｙ ／ ｉｎｂｒｉｅｆ ／ ｓａｂｈａ⁃ｔｅｅｍ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ｇａｎｇｓ⁃ｍａｙｏｒ⁃ｕｎ⁃
ｖｅｉ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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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民兵组织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区内的国际关系， 如图阿雷格人民兵组织就与马里、
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反政府武装相互联动， 造成了地区性动荡。 第三， 随

着 “圣战者” 人数的增加， 一些民兵组织受到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
成为其在利比亚的分支。 第四， 即使像班加西 “联合政府” 这种曾宣誓

效忠 “伊斯兰国” 的民兵组织集团， 也并非铁板一块， 它们与 “伊斯兰

国” 既相互利用， 也存在竞争乃至对抗的关系。① 第五， 为了制衡恐怖主

义势力的扩张或扩大自身在利比亚的影响力， 欧美国家甚至派出一些特种

兵加入利比亚民兵组织， 使某些组织成为欧美国家在利比亚的 “代理人”。
如英国、 意大利、 法国特种部队都曾派人加入米苏拉塔旅， 所持旗号都是

“反恐”。②

最后，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人数构成差别较大。 目前， 利比亚有约 １７００
个民兵组织， 人数超过 ２０ 万。 各个民兵组织的人数构成很不均衡。 其中，
势力最强的 “利比亚国民军” 有 ３􀆰 ５ 万人、 米苏拉塔旅有 ４ 万人③、 津坦军

事革命委员会有 ４ 万人④， 仅这三个民兵组织的人数就超过 １０ 万， 它们占

据了利比亚 ８０％ 以上的土地。 其他民兵组织人数从 ３００ 人到 １ 万人不等，
势力也强弱不一。 地方部落民兵的人数总体而言较少， 但部落成员平时从

事生产， 遇有战事则加入战斗， 因而人数起伏较大。 不过， 民兵组织的力

量也不能简单以人数多少来衡量。 例如图阿雷格人民兵的人数在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人， 但却占据了利比亚整个西南地区⑤； 石油设施卫队人数超过 ２ 万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Ｓ Ｒｅｂｕｋｅｓ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ｔｔａｃｋ，” Ｌｉｂｙａ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ｌｉｂｙａｓ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 ／ ｉｓ⁃ｒｅｂｕｋｅｓ⁃ｂｅｎｇｈａｚｉ⁃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ｒｉｅｓ⁃ｓｈｕｒａ⁃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ｔｔａｃｋ ／ 􀆰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Ｄａｌｅａ， “Ｌｉｂｙａ Ｔｕｒ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ｒｅｎ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ｌｉｂｙａ⁃ｔｕｒｎｓ⁃ｉｎｔｏ⁃
ａｎ⁃ａｒｅｎａ⁃ｆｏ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 􀆰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ｏ， “Ｗｈｏ􀆳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Ｗｈｏ？ Ｌｉｂｙａ􀆳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Ｃｕｒｉｏｕｓｍａｔｉｃ，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ｒｉｏｕｓ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 ／ ｗｈｏｓ⁃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ｌｉｂｙａｓ⁃ｖｉｏｌ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 􀆰
Ｓａｓｈａ Ｔｏｐｅｒｉｃｈ， “Ｌｉｂｙａ：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ｓ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ｓａｓｈａ⁃ｔｏｐｅｒｉｃｈ ／ ｌｉｂｙａ⁃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ｓ⁃ｌａｓｔ⁃ｓｔａｎｄ ＿ ｂ
＿５６１８００１􀆰 ｈｔｍ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Ｋｅｙ Ｌｉｂｙａｎ Ｍｉｌｉｔｉａｓ，”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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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但势力范围却小而分散。① 这与各个组织的性质、 战斗方式， 以及目标

都有关系。 但需要看到， 利比亚绝大多数民兵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 保安

队性质的防御型组织， 人数少、 势力小、 影响不大。
即使是在一个民兵组织的内部， 各派人数构成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例

如， 总人数达 ４ 万人的米苏拉塔旅有 ２３６ 个分支， 各分支的人数与其收益成

正比。 那些势力大、 待遇好的分支往往会吸引其他分支的人员 “投靠”， 而

较弱的分支则由于内聚力不够等因素， 而进一步分化， 形成新的、 数量更

多的分支。 各分支间的力量对比会进一步失衡， 这也成为诱发民兵组织分

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１　 米苏拉塔旅内部分支与人数比例

人数 （人） 分支数量 （支） 所占分支总数的比例 （％ ）

＞ ７５０ ６ ２􀆰 ５

２５０ ～ ７５０ ４５ １９􀆰 １

＜ ２５０ １８５ ７８􀆰 ４

　 　 资料来源： Ｂｒｉａｎ Ｍｃｑｕｉｎ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Ｌｉｂｙａ􀆳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ｍ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 ｐ􀆰 １９。

四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是任何组织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 利比亚民兵组织也

同样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 利比亚民兵组织主要以境内收益为主， 境

外收益为辅， 其中又以非法性收益为主。
在许多地方， 利比亚民兵组织都扮演着 “秩序维护者” 的角色， 作

为回报， 当地民众需要缴纳类似税收一样的 “保护费”。 例如， 米苏拉塔

旅获得了米苏拉塔周边部落长老和富商的 “资助”； 安萨尔旅也会在德尔

２０１

① Ｋｉｍ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Ｔｈｅ Ｒｏｇｕ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ｒｍ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ｎｄｅｄ 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Ｉｓｉｓ ｏｎ Ａ Ｐｌａｔ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ｌｉｂｙａｓ⁃ｏｉｌ⁃
ｇｕａｒｄｓ⁃ａｃｃｕｓｅｄ⁃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ｏｆ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ａ６８３３４０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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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班加西等地向民众收取 “管理费”①； “伊斯兰国” 利比亚分支则一度

向苏尔特民众征收每人约 ３００ 美元的宗教税札卡特 （ Ｚａｋａｔ）。② 还有一些

民兵组织不仅充当 “地方政府”， 而且还直接参与生产活动， 以此牟利。
在班加西， 当地的工厂、 个体商户会被兼并到民兵组织直属的 “企业”
中。③ 民兵组织甚至通过控制银行， 成为当地金融业的 “管理者”， 从而

截取资金融通中的相关收益。 以首都的黎波里为例， 当地 １５０ 家银行分别

被各民兵组织控制， 银行的收益都成为供养民兵组织的重要资金源。④ 上

述这些收入来源， 无论手段正当性如何， 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

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利比亚民兵组织的绝大多数收入来源都是

以破坏社会稳定、 损害经济发展为代价的。 具体而言， 这些收入来源包括

以下五种。

（一） 石油及相关收益

利比亚是北非产油大国， 走私石油所得收益是民兵组织的重要境内

收入来源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利比亚境内 ８０％ 的油田和石油设施都掌

握在民兵组织手中。 津坦军事委员会和米苏拉塔旅分别占据着的黎波里

东部和西部沿海的油田和炼油设施； 在西南地区， 米苏拉塔旅和图布人

民兵组织则分别控制着沙漠中的沙拉拉 （ Ｓｈａｒａｒａ） 和菲尔 （ＥＩ Ｆｅｅｌ） 油

田， 油田的输油管道则被津坦军事委员会控制； 石油设施卫队主要控制

着中部的希德尔 （Ｅｓ⁃Ｓｉｄｅｒ） 、 拉斯·劳夫 （Ｒａｓ Ｌａｕｎｆ） 和祖提纳 （ Ｚｕｅ⁃
ｉｔｉｎａ） 的油田和石油设施； 受 “伊斯兰国” 影响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则

占领了利比亚重要的石油港口苏尔特； “利比亚国民军” 则控制了东部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ａｉｓａｌ Ｉｒｓｈａｉｄ， “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ｉｂｙａ􀆳ｓ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ｆｒｉｃａ⁃２７７３２５８９􀆰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Ｐａｃｋ， “Ｗｈｏ Ｐａｙｓ ｆｏｒ 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Ｈ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
ｇｕｓｔ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ｔｅ⁃ｓｐｅｅｃｈ􀆰 ｏｒｇ ／ ｗｈｏ⁃ｐａｙｓ⁃ｆｏｒ⁃ｉｓｉｓ⁃ｉｎ⁃ｌｉｂｙａ ／ ＃ｆｎｒｅｆ⁃２９１０ － ７􀆰
ＨＦ， ２０１７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ｐｐ􀆰 ３２２ － ３２３􀆰
Ｖａｌｅｒｉｅ Ｓｔｏｃｋｅｒ， “Ｃａ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ｏｐ Ａｒｍｅｄ Ｇａｎｇｓ Ｐ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ａｎｋｓ，” Ｌｉｂｙａ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ｂａｒｌｉｂｙａ􀆰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１ ／ ｃａｎ⁃ｌｉｂｙａ⁃ｓｔｏｐ⁃ａｒｍｅｄ⁃ｇａｎｇｓ⁃ｐ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ｉｔｓ⁃ｂａｎｋ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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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片油田。①

为了将石油资源变现， 这些民兵组织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或走私集团

合作。 在沿海地区， “利比亚国民军” 会向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油轮提供走

私油， 这些石油经加工后又会出口到欧美等国。② 石油设施卫队也曾通过

欧美等国的游轮向海外走私了大量原油。③ 仅 ２０１５ 年， 就有价值约 ３０００ 万

欧元的石油从利比亚走私到意大利。④ 在内陆地区， 图布人民兵组织则与

邻国走私集团合作， 通过卡车等运输工具将石油走私至阿尔及利亚、 埃及

等国。 图布人民兵组织向西北方向突尼斯的走私最为猖獗， 一度达到每天

通过 ６９ 辆卡车向突尼斯走私 ２６７ 万升石油的地步。⑤ 这些走私石油的售价

比官方售价低廉得多， 外国石油公司和走私集团都乐于从中取利。⑥ 利比亚

审计署 （Ｌｉｂｙａｎ Ａｕ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 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就指出， 过去五年利比亚 ３００
亿美元的石油补贴有近 ３０％ 都被民兵组织窃取了。⑦ 尽管如此， 对民兵组

织而言， 走私石油的收入也足以用来支付薪酬、 购置武器装备了。 除了直

接走私石油， 民兵组织还以油田、 石油设施为筹码勒索资金。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津坦军事委员会通过关闭沙拉拉油田输油管道的方式来从利比亚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ｅｒｅｋ Ｂｒｏｗｅｒ， “ Ｌｉｂｙａ： Ａ Ｃｅａｓｅｌｅｓ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Ｖｏｌ􀆰 ８３， Ｎｏ􀆰 ７， ２０１６，
ｐ􀆰 ２０􀆰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Ｏ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ａ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ｎｅａｋｓ ｉｎｔｏ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Ｖａｃｕｕｍ，” Ｌｉｂｙ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ｙ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 ／ ｌｉｂｙａ⁃ｏｉｌ ／ ２７０１３５⁃ｌｉｂｙ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ｌｌｅｇａｌ⁃ｏｉｌ⁃ｓａｌｅｓ⁃ａｓ⁃ｒｕｓｓｉａ⁃ｓｎｅａｋｓ⁃ｉｎｔｏ⁃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ｖａｃｕｕｍ􀆰
Ｋｉｍ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Ｔｈｅ Ｒｏｇｕ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ｒｍ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ｎｄｅｄ 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Ｉｓｉｓ ｏｎ Ａ Ｐｌａｔ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ｌｉｂｙａｓ⁃ｏｉｌ⁃
ｇｕａｒｄｓ⁃ａｃｃｕｓｅｄ⁃ｏｆ⁃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ｏｆ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ｆｉｔ⁃ａ６８３３４０１􀆰 ｈｔｍｌ􀆰
Ｉｖ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ａｒｕａｎａ Ｇａｌｉｚｉａ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Ｌｉｂｙａ⁃Ｉｔａｌｙ Ｄｉｅｓｅｌ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Ｒａｃｋｅｔ，”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ｔａ，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ｍａｌｔａ􀆰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 ｌｏｃａｌ ／ ｃａｒｕａｎａ⁃ｇａｌｉｚｉａ⁃
ｗａｓ⁃ｐｒｏｂｉｎｇ⁃ｌｉｂｙａ⁃ｉｔａｌｙ⁃ｄｉｅｓｅｌ⁃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ｒａｃｋｅｔ􀆰 ６６１３２２􀆰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Ｆｕｅｌ⁃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Ｌｉｂｙａｎ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ｙ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 ／ ｌｉｂｙａ⁃ｎｅｗｓ ／ ２７０５６４⁃ｆｕｅｌ⁃ａｎｄ⁃ｇａｓ⁃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ａｎｔｉ⁃ｆｕｅｌ⁃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Ｏｉｌ Ｓａｌｅｓ ａ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ｎｅａｋｓ ｉｎｔｏ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Ｖａｃｕｕｍ，” Ｌｉｂｙ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ｙ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 ／ ｌｉｂｙａ⁃ｏｉｌ ／ ２７０１３５⁃ｌｉｂｙ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ｌｌｅｇａｌ⁃ｏｉｌ⁃ｓａｌｅｓ⁃ａｓ⁃ｒｕｓｓｉａ⁃ｓｎｅａｋｓ⁃ｉｎｔｏ⁃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ｖａｃｕｕｍ􀆰
Ａｂｄｕｌｋａｄｅｒ Ａｓｓａｄ， “Ａｕｄｉｔ Ｂｕｒｅａｕ： Ｌｉｂｙａ Ｓｐｅｎｔ 􀳲３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ｎ Ｆｕｅ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ｂｙ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ｌ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ｕｄｉｔ⁃ｂｕｒｅａｕ⁃ｌｉｂｙａ⁃
ｓｐｅｎｔ⁃３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ｆｕｅｌ⁃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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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Ｌｉｂｙａ） 勒索资金①， 同年 ７ 月， 石油设施卫队也

以关闭油田和输油管道来威胁民族团结政府， 从而获得了后者的资金

补贴。②

从短期来看， 虽然民兵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保护了一些油田和石油设

施， 甚至在短期内促进了油田的增产， 但从长远来看， 这仍是不利于石油

行业发展的 （见图 １）。 一方面， 由于国内长期的分裂状态及民兵组织对油

田的争夺， 必然会导致战火向产油区蔓延， 例如 “利比亚国民军” 与 “班
加西防卫旅” （Ｂｅｎｇｈａｚｉ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 ＢＤＢ）③ 对希德尔和拉斯·劳夫

两个石油出口港的争夺不仅导致每日 ６０ 万桶石油出口受阻， 而且也破坏

了港区的石油出口设备。 在利比亚， 民兵组织对油田的占有是朝不保夕

的， 油田处于随时易主的状态中， 所以它们往往都会进行破坏性的、 “竭
泽而渔式” 的开采。 在丧失油田之际， 又会报复性地炸毁相关设施。 例如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伊斯兰国” 利比亚分支在撤离时就破坏了希德尔和拉

斯·劳夫油田的石油设施。④ 而油田新的 “临时主人” 也只会在简单修复的

基础上继续开采， 开采设备和手段都呈现出日益低劣与不可持续的特征，
从而严重缩减了油田的寿命。 据利比亚审计署的数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因

民兵组织频繁开启与关闭油田、 管道、 码头等设施， 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⑤ 总之， 缺乏统一、 科学规划的石油开采， 甚至不如暂时封闭

油田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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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利比亚民兵冲突频度与石油产量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资料来源：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ｌｃｏｘ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ｉｂｙ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７。

（二） 武器走私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结束后， 卡扎菲政权时代遗留下的价值约 ３００ 亿美

元的武器被各民兵组织瓜分， 除一部分自己使用， 许多高端武器如坦克、
防空导弹等都从邻国走私出境， 这成为民兵组织的一大收入来源。① 随着邻

国管控力度的增强， 利比亚民兵组织不仅继续维持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 （ＡＱＩＭ） 等恐怖主义组织的武器贸易， 而且还开辟网络售卖渠道， 以

扩大收入来源。 其中仅在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 “武器销售” 就达到每

个月近 １００ 单。 在这些网络上， 一把重机枪售价 ５９００ 美元， 火箭炮售价

６５００ 美元。 通过 “脸书” 的武器走私收益一度达到每个月近 ５００ 万美元，
加上网络的其他收益， 算得上是一笔 “丰厚” 的收入了。② “全球倡议” 组

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甚至估计， 自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 利比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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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民兵组织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

兵组织每年的武器走私收益都在 １５００ 万 ～ ３０００ 万美元。①

从利比亚走私到周边国家的武器， 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与稳定。 其中

受冲击最大的当属西非萨赫勒地区了。 随着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的倒台， ２０１２ 年

马里的内战也随即爆发。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ＭＮＬＡ） 通过来自利比

亚的先进武器， 一度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 对马里政府构成严重威胁。② 其

他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受益于利比亚的走私武器，
在袭击活动中制造出更多伤亡， 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 通过网络售卖的武

器， 往往流向了欧美发达国家， 助推了这些国家内部恐怖袭击的发生。③

（三） 抢劫和绑架

绑架和抢劫作为非常规手段， 某些时候成为民兵组织收入来源的重要

补充。 当地富商、 侨民、 外国人， 甚至平民都有可能成为被抢劫和绑架的

对象。 如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名在埃及生活的利比亚籍青年在的黎波里西部吉

安祖尔镇 （ Ｊａｎｚｏｕｒ） 被民兵劫持， 并被要求支付约 ４０ 万美元的赎金④；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名突尼斯驻利比亚外交官被民兵武装绑架， 突尼斯政府被

迫交付大笔赎金⑤；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名埃及人在的黎波里被民兵绑架后， 支

付了 １ 万美元的赎金才被释放。⑥ 据 “风险控制” 组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ｓｋ） 的研

究， 利比亚的绑架勒索案基本都集中于北部沿海地区。⑦ 抢劫银行、 运钞车

等也成为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 例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民兵武装抢劫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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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中央银行运钞车， 抢走 ５０００ 多万美元的现钞。①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民兵武

装袭击了赛哈瑞银行 （Ｓａｈａｒｙ） 在塞卜哈的分行， ７００ 多万第纳尔的现金被

抢走。② 作为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 绑架所获赎金及抢劫尽管不可持

续， 但可以在某一时期有效缓解民兵组织的资金困境， 因而也就成为这些

组织行动的一个重要选项。
绑架和抢劫案件高发， 这与利比亚国内政治的长期分裂状态有关： 一

方面， 各民兵组织忙于抢占地盘和势力范围， 导致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
民兵组织的势力范围又经常会发生变化， 许多地区在一年内会多次易主，
导致政治权力真空。 据 ＮＹＡ 国际 （ＮＹ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报告，
利比亚的绑架和抢劫案次数达到非洲之首。 其中在的黎波里， 绑架国内民

众的赎金最高只有 １５ 万美元， 而绑架外国人最高却能获取数百万美元。③

不过， 绑架和抢劫案中牵涉外国人的只占 １３％ ， 而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国内

民众和机构。④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民兵甚至因其家人没有按时交付很少的赎金

（２０００ 第纳尔） 而杀害了一名九岁男孩。⑤ 这与非洲其他地区 “谋财而不害

命” 的绑架、 抢劫案已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这也反映出在利比亚的相关犯

罪行为已经内化成利比亚政治生态的一般性特征， 其本质问题已不是民兵

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 而是恶性政治秩序的固化与蔓延了。

（四） 非法移民

组织非法移民偷渡欧洲并收取相关费用， 也成为一些利比亚民兵组织

的重要资金来源。 随着利比亚及周边国家 （马里、 尼日尔） 政局的持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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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民兵组织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

荡， 当地民众选择通过非法手段偷渡欧洲， 追求稳定的生活。 利比亚局势

的动荡、 监管的缺失， 以及距离欧洲的中间位置 ［利比亚北部沿海距意大

利兰佩杜萨岛 （Ｌａｍｐｅｄｕｓａ） 不到 ２００ 海里］， 使利比亚成为理想的偷渡地

点。 据国际移民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ＯＭ） 估计，
仅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的 ５ 个月， 就有 ２３ 万多非法移民从利比亚偷渡欧洲。①

多支民兵组织则负责联络、 组织、 协调、 运输非法移民， 并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非法移民 “生意链”。 非法移民在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多个民兵组织的 “接
力”， 才能穿越盘根错节的各种势力范围， 而民兵组织在此过程中赚取了大笔

资金。 例如， 南部的图布人民兵组织仅向西非地区的非法移民征收 “汽车座

位费”， 每周就可进账约 ６ 万美元。② 他们负责将这些人运送至北部控制着从

塞卜哈到的黎波里重要交通线的苏莱曼部落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 民兵组织手中， 后

者则会重新向非法移民收取 “过境费”， 他们会将非法移民再运送至沿海的

祖瓦拉 （Ｚｕａｒａ） 或扎维亚地区， 转交给沿海民兵组织。③ 后者将再收取平均

每人 １􀆰 ５ ～７􀆰 ５ 欧元的 “过境费”， 有时 “过境费” 高达每人 ６３ 欧元④， 在这

笔费用收齐后， 他们才会负责联络偷渡地中海的船只等相关事宜。⑤ 而这仅

是利比亚非法移民的众多通道之一。 若要顺利走完利比亚境内这段路， 每个

人至少要花费 １０００ 美元， 若要顺利离开利比亚出海， 还要另外支付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 美元的费用。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５ 年利比亚各民兵组织仅从非法移民一

项上赚取的利润就高达 ２􀆰 ５５ 亿 ～３􀆰 ２３ 亿美元。⑥ ２０１６ 年则增至 ３􀆰 ５ 亿美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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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许多非法移民无法走完利比亚境内全程就花光了全部积蓄， 被

迫在民兵组织的控制下充当 “廉价劳工”。 其中， 许多来自西非 （尤其是尼

日利亚） 的女性被迫在利比亚从事性交易， 民兵组织则会从中提取利润

（“接客” 一次， 抽成 ６ ～ ８ 美元）。① 这些利比亚境内的非法活动也成为民兵

组织的收入来源之一。 目前， 在利比亚已出现 “非法移民—巨额利润—更

多非法移民” 的恶性循环， 在其中还掺入了人口贩卖等活动， 并出现从以

往偶然的 “还债型” 向当前有组织的 “拐卖型” 的转变。 据调查， 拐卖一

个人可获利 ３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美元， 这些资金经由哈瓦拉 （Ｈａｗａｌａ） 地下汇款系

统实现流通与转移。②

相较这类直接通过走私移民获取资金的民兵， 另一类民兵组织则从非

法移民的组织者 “转型” 为非法移民的打击者， 以此获取欧洲国家的资金

支持。 例如在利比亚西部沿海的塞卜拉泰 （Ｓａｂｒａｔｈａ）， 此前两支从事非法

移民活动的民兵 “阿姆” （Ａｌ⁃Ａｍｍ） 与 “４８ 旅” （Ｂｒｉｇａｄｅ ４８） 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宣布与民族团结政府、 意大利政府合作， 转而打击其他民兵的非法移民

业务， 而意大利政府则要向两个组织支付高额薪金并提供武器装备。 实际

上， 它们是借外国之势来打击自身在非法移民领域的其他竞争对手， 而一

旦意大利政府停止资助， 那么它们将很有可能 “重操旧业”。③

利比亚的这种非法移民与人口贩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 经常

引发人口死亡 （车祸、 船难） 的事故， 仅 ２０１６ 年， 利比亚偷渡欧洲的沉

船事故就导致近 ４０００ 多人死亡。④ 另一方面， 许多恐怖主义者也混在非法

移民中进入欧洲， 伺机制造恐怖袭击， 导致欧洲安全局势的恶化。 这又促

使欧洲各国积极干涉利比亚内政， 特别是意大利资助民兵 “阿姆” 与

“４８ 旅”， 并承认其 “合法” 地位， 刺激了其他民兵组织对合法性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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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ｇｒａｎｔ⁃ｄｅａｔｈｓ⁃ｉ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ｕｋ＿５９ａ７ｂ３２６ｅ４ｂ０７ｅ８１ｄ３５５２ｃａｃ􀆰
ＩＯＭ， ＩＯＭ Ｌｉｂｙ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ＣＯＦ）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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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① 一些民兵组织在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上存在利益共同点， 从而形成

对现有势力范围的默认， 它同时也导致另一些民兵组织间矛盾的激化， 并

引发武装冲突， 同样也加剧了利比亚现有的分裂格局。

（五） 外部资助

在利比亚民兵组织的收入来源中， 外部资助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 境

外国家或组织为了扩展在利比亚的势力， 通过资金注入等方式， 扶植民兵

组织中的 “代理人”。 第一类是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支持， 目的在于

扩大在利比亚的 “圣战” 基础， 开辟反西方的新战场。 例如 “伊斯兰国”
曾注入数百万美元， 用以支持其利比亚分支的扩张行动。② 另外， 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一度与 “伊斯兰国” 共同资助利比亚民兵组织， 试

图将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 “圣战战场” 连成一片。③ 同时，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还分别资助 “德尔纳伊斯兰青年组织” （Ｄｅｒｎａ􀆳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Ｙ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和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 Ｌｉｂｙ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意在争夺对利比亚 “圣战” 的领导权。④ 第二类是域外大国， 它

们的资助除了有对抗恐怖主义势力渗透的考虑， 还涉及俄罗斯与欧美国家

在利比亚的势力拓展及争夺。 例如， 俄罗斯支持哈夫塔尔的 “利比亚国民

军”， 在 ２０１６ 年就向后者提供了 １８ 亿美元的资助⑤； 同年， 俄罗斯还帮助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ｓｔｉｎ Ｓａｌｈａｎｉ，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Ｂｒｉｎｇｓ Ｉｔａｌｙ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ｂｙａ，”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ｌｉｂｙａ⁃ｉｔａｌｙ⁃ｐａｙ⁃ｍｉｌｉｔｉａｓ⁃ｓｔｏｐ⁃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Ｐａｃｋ， “Ｗｈｏ Ｐａｙｓ ｆｏｒ 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Ｈ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ｔｅ⁃ｓｐｅｅｃｈ􀆰 ｏｒｇ ／ ｗｈｏ⁃ｐａｙｓ⁃ｆｏｒ⁃ｉｓｉｓ⁃ｉｎ⁃ｌｉｂｙａ ／ ＃ｆｎｒｅｆ － ２９１０ － ７􀆰
王涛、 曹峰毓：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 特点及影响》，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德尔纳伊斯兰青年组织” 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当年 １０ 月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 “利
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则是一支成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的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 是存

在至今时间最久的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之一。 Ｓｅｅ Ｍｏｒｇａｎ Ｗｉｎｓｏｒ， “ ＩＳＩＳ，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Ａｆｒｉ⁃
ｃａ： Ｕ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Ｗａ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ＱＩ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ｓｉｓ⁃ａｌ⁃ｑａｅｄａ⁃ａｆｒｉｃａ⁃ｕ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ｗａｒ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ｑｉｍ⁃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２３０４２４０􀆰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Ｄａｌｅａ， “Ｌｉｂｙａ Ｔｕｒ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ｎ Ａｒｅｎ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ｌｉｂｙａ⁃ｔｕｒｎｓ⁃ｉｎ⁃
ｔｏ⁃ａｎ⁃ａｒｅｎａ⁃ｆｏ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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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卜鲁格地方政权印制了近 ４０ 亿第纳尔的纸钞， 大大缓解了利比亚东部的

货币流通危机。① 为了与俄罗斯相抗衡， 欧美国家也向米苏拉塔旅等民兵组

织提供资金支持， 稳固其在利比亚西部地区的影响力。② 第三类是周边伊

斯兰国家的资金支持， 这主要与宗教情感、 意识形态有关。 例如， 埃

及、 阿联酋的国内世俗派主要向利比亚世俗民兵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卡

塔尔、 土耳其政府更多支持利比亚宗教性的民兵组织。③ 同时， 卡塔尔

与阿联酋对不同类型民兵组织的资助又与它们之间的竞争有联系； 土耳其

的介入在很多时候是与欧美国家同步的， 旨在限制俄罗斯的影响。 某些时

候， 这些外部势力的资金支持有时甚至成为一个民兵组织能否存续下去的

关键因素。
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这些外部资金来源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第一， 切断

了民兵组织与利比亚本地社群的联系。 民兵组织与当地社群的相互依赖关

系， 将有助于利比亚微观社会秩序的稳定， 而一旦脱离了对当地社群的依

赖———不仅是由于外部资助， 也包括通过石油走私、 武器贩卖、 非法移民

所获取的收入———民兵组织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其所产生的影响将趋于

恶劣。 第二， 强化了民兵组织的 “代理人” 特征。 某些民兵组织的资金大

多依赖外部资助， 这必然会影响其政策主张与行动意图。 某些民兵组织则

蜕变为恐怖主义组织， 成为利比亚政治生态中的 “毒瘤”。 第三， 进一步加

深利比亚国内政治的分裂， 并对地区安全产生冲击。 外部资助激化了不同

派别民兵组织间的对抗， 使国内分裂状态长期持续， 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

对利比亚民兵组织的资助， 有将利比亚纳入 “全球圣战” 中的企图， 并在

客观上使其成为 “恐怖主义动荡弧” 上的一环， 无疑将进一步恶化地区的

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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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目前， 利比亚的政治进程难以出现根本性的转机； 未来， 利比亚民兵

组织还将继续活跃。 仅仅通过财政与军事援助， 或借助于外力打击 （包括

直接的军事打击与对民兵组织经济来源的阻断）， 恐怕只会加剧对抗的态

势。 今天利比亚流传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段子——— “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亚，
我们以为会变成迪拜 （象征开放、 富庶和现代化）， 没想到却成了索马

里。”① ———形象地揭示出了当前民兵组织纷立、 国家四分五裂的乱局。 本

文通过对利比亚民兵组织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的分析， 初步认为：
其一， 民兵组织是利比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 政权强大时， 民兵

被有意识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并成为政府控制与动员民众的工具； 政权

衰落之际， 民兵脱离政府体系的管控， 既成为导致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利比亚

民兵组织的蜂起正是利益争夺与地方性秩序维持的自发表现之一。 而由于

民兵组织间的许多利益分歧与对抗， 因此一些民兵组织在自身势力范围内

维持秩序的努力， 无法产生放大和平的扩溢效应， 反而成为其加强与敌对

民兵乃至与政府对抗的资本。
其二， 随着利比亚多个 “中央政府” 的出现， 民兵组织也成为各种

政府依赖的工具， 而许多民兵组织也成为形式上的 “政府军” ， 这不仅

为某些民兵组织披上了 “合法” 的外衣， 而且也为它们进一步蚕食国家

利益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 各种国际势力在利比亚的渗透与影响， 也

使得这种 “民兵—政府—外部支持者” 的利益链固化下来。 也就是说，
无论民兵组织、 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动， 但它们之间， 及其与外部支持者

间相互借势的关系模式从本质上讲都是一致的。 作为当前利比亚乱局中

的既得利益者， 民兵组织显然没有推进国家统一的意愿， 也缺乏相应的

动力。
其三， 在外国支持者中， “基地” 组织与 “伊斯兰国” 的影响更为特

殊。 它们在利比亚的渗透， 尤其是在利比亚东北、 西南等地的渗透，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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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小坡、 张轩瑞： 《卡扎菲身后 ５ 年的利比亚》，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第 １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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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直接 “接管” 某些民兵组织， 并将其改造为自身一个分支的程度。
到 ２０１６ 年， 民兵组织中已有超过 １０００ 人在为 “伊斯兰国” 作战①， 这也就

改变了民兵组织的固有性质， 而应将其视为一类恐怖主义组织。

［责任编辑： 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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